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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謝山水詩驅遣草木鳥獸的藝術技巧  

施又文  

摘要  

晉初「物各自然」的玄學觀改變過去古典詩中草木鳥獸的比興或

陪襯的作用，確立了萬物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源自其本身。玄言詩描寫

風景時展露萬物萬趣的特點，即本於這樣的玄學觀。然而玄言詩寫景

的文字畢竟為了談玄說理而服務，山水真正顯露其真實本然的性質，

要到謝靈運山水詩的出現才算確立。 

本文主要借由大謝山水詩中草木鳥獸的描寫，說明他如何驅遣草

木鳥獸接近其本來面貌，契合「率應自然之道」。同時，由於物的意象

蘊含著歷史人文的意義，即使是草木鳥獸也承載著典故的歷史意涵。

尤其在自然客體與主體心靈交流感應之後，草木鳥獸具有了更多的模

糊性和豐富性的內涵。 

關鍵詞：謝靈運、山水詩、草木鳥獸、自然、形似 

一、前言  

草木鳥獸在《詩經》、《楚辭》，多半借為抒情寫志的比興或陪襯，如《國

風‧周南‧關雎》因關關鳴叫的雎鳩，從而因物起興，聯想到淑女是君子理

想的配偶，抒發其愛慕之情。《國風‧秦風‧黄鳥》以黄鳥的悲鳴興起子車、

奄息被殉葬之事。 1王逸〈離騷經章句第一‧序〉云：  

《離騷》之文，依《詩》取興，引類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

惡禽臭物，以比讒佞；靈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女，以譬賢

臣；虯龍鸞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 2 

逮至晉初，向秀、郭象注〈齊物論〉提出萬物自生、自成、自化的觀念 ：

「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3「然則

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4確

                                                 
 朝陽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1 王靜芝，《詩經通釋》(新莊市：輔仁大學文學院，1981 年)，頁 36、271。 
2〔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臺北市：大安出版社，1995 年)，〈離騷經章句第一〉，

頁 3。 
3〔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巿：華正書局，1979 年)，卷一下，〈齊物論第二〉，

頁 111。 
4 同前註，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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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萬物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源自其本身。這種「物各自然」、 5「性分各自為」

6的本體觀影響到後來東晉玄言詩、山水詩的表現方式。 

東晉玄言詩「妙寫山水」，在於體現萬物「率應自然之道」，使「萬物融

其神思」，詳盡地描繪萬物萬趣的特點。東晉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與謝安、孫

綽、支遁等人的蘭亭宴集，即是玄言詩創作的一次盛會，據王羲之〈臨河敘〉，

集會者四十二人，7賦詩者二十六人，賦詩三十七首，8詩歌中表現的感情來自

短暫易逝的生命面對永恆長久的美景而起。然而玄言詩寫景的文字畢竟為了

談玄說理而服務；純粹對自然景物客觀描寫，要到晉宋之際謝靈運山水詩精

品的大量湧出，玄言詩的漫流才真正地被遏止和消歇。 9 

〔劉宋〕宗炳〈畫山水序〉，提出「山水以形媚道」，山水呈現其形相於

直覺時的美的特質，顯現宇宙無限的生機，才是審美的自然。他又提到「妙

寫山水」是爲了要體現萬物「率應自然之道」，所以在披圖構思時，要「坐究

四方」使「萬趣融其神思」，力求詳盡地描繪萬物萬趣的特點，利用「以形寫

形，以色貌色」的方法妙寫以盡理的同時，也就充分地顯示了萬象羅會中形

形色色的美。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第一》說，人在天地之間，「實天地之心」，

利用語言文字表達「天地之心」，這是「自然之道」；不管是「藻繪」的龍鳳、

「炳蔚」的虎豺、「雕色」的雲霞或「賁華」的草木，都是「自然」。因此透

過形似，足以得其神、應物之道。  

本 文 主 要 借 由 大 謝 山 水 詩 中 草 木 鳥 獸 的 描 寫 ， 說 明 他 如 何 驅 遣 草 木 鳥 獸

接近其本來面貌，契合「率應自然之道」，而在自然客體與主體心靈交流感應

之後，草木鳥獸具有了更多的模糊性和豐富性的內涵。 10 

                                                 
5〔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巿：華正書局，1979 年)，卷一下，〈齊物論第二〉：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郭注：「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頁 56。 
6 同註 3，卷七，〈達生第十九〉，頁 634。 
7 〔宋〕李昉，《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書二引《法書要錄》卷三唐何延之《蘭亭記》：

「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公字原缺，據法書要錄補)、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

安石、高平郗罷重熙、太原王(王字原缺，據法書要錄補)蘊叔仁、釋支遁道林、並逸

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袚禊之禮。揮毫制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須

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別體，就中之

字最多。」(合肥市：黃山書社，2009 年)，頁 911。 
8 《臨河敘》：「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

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9 楊合林，《玄言詩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0-18。 
10李雁說：「作品呈現給讀者的景物越純粹、自然，作品就越具備無限的可能性，也就

每每使人產生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見氏著，《謝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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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景觀的描寫  

樹木花草構成山水風景的主要部分，山無植被則荒山禿嶺，無法引起藝

術的美感，〔宋〕郭熙云：「 (山 )以草木為毛髮，……得草木而華。」 (《林泉

高致‧山川訓》 )竹、桃、柳、楓、松、杞或衰林、荒林、疏木、高林等統稱

性質的樹木，豐富了靈運所遊山野的姿態。 

中國浙江、江蘇、江西、湖南、安徽、福建、廣東、雲南和四川等省區

都有大量不同種類的竹子分布，而靈運筆下最常出現的植物就是竹，如：  

綠篠媚清漣。(〈過始寧墅〉)11 

團欒潤霜質。(〈登永嘉綠嶂山〉)12 

初篁苞綠籜。(〈於南山往北山經湖中瞻眺〉)13 

密竹使徑迷。(〈登石門最高頂〉)14 

幽篁未為邅。(〈發歸瀨三瀑布望兩溪〉)15 

息陰倚密竿。(〈道路憶山中〉)16 

包覆著綠色竹皮的幼竹、似在向清波漣漪獻媚的綠竹、經秋霜寒凍越發

秀美青翠的修竹、叢生的竹林、幽暗的竹林、森密的竹幹，紛呈著萬千姿態。 

謝靈運多用「竹」書寫山麓水湄的風光，除了與浙江盛產竹的生物資源

有關；再則竹子清幽秀麗，給人以清新脫俗的形相美，頗能契合靈運的藝術

美感。三則寄託了君子德的人文內涵。《詩經‧衛風‧淇奧》云：「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7先以正直有節的綠竹起興，

進而思及君子。衛君挺秀清朗的風姿，豈不正如這一片嫋娜的綠竹，竹從此

與「君子」的象徵意涵如影隨形，流波所及，竹的意象自然有德的意涵。  

謝詩出現次多的木本植物是桃、柳，〈登池上樓〉說：「園柳變鳴禽。」18

                                                                                                                              
出版社，2005 年)，第四章，〈山水詩解讀〉，頁 237～238。 

11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 年)，頁 63。以下引用之謝靈運

詩文全出自本書，後文再次引用僅標識編者與頁碼。 
12顧紹柏，頁 84。 
13顧紹柏，頁 175。 
14顧紹柏，頁 262。 
15顧紹柏，頁 266。 
16顧紹柏，頁 277。 
17〔漢〕毛亨注，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詩經》(臺北市：藝文印書館，據嘉

慶二十年刊文選樓十三經注疏本景印，1955 年)，頁 126-127。 
18顧紹柏，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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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東道路〉說：「墟囿粲紅桃。」19〈酬從弟惠連〉之五說：「山桃發紅萼。」

20〈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說：「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21〈往松陽始發至

三洲〉說：「採桑及菀柳。」 22桃柳敷染著春原的色澤，吹奏起春曲的音符。 

除了陸生植物，水生植物也搖蕩在大謝的山水詩篇裏面。浙江素為水鄉

澤國，境內泉源豐沛，湖泊沼澤的水生植物搖曳著四季的丰采，當中以蘭草

與蒲草出現的頻率最高： 

遠巖映蘭薄。(〈從遊京口北固應詔〉)23 

澤蘭漸被徑。(〈遊南亭〉)24 

策馬步蘭皐。(〈東山望海〉)25 

苺苺蘭渚急。(〈石室山〉)26 

握蘭勤徒結。(〈從斤竹澗越嶺溪行〉)27 

朝搴苑中蘭。(〈石門岩上宿〉)28 

蘭苕已屢摘。(〈南樓中望所遲客〉)29 

蒲稗相因依。(〈石壁精舍還湖中作〉)30 

菰蒲冒清淺。(〈從斤竹澗越嶺溪行〉)31  

新蒲含紫茸。(〈於南山往北山經湖中瞻眺〉)32 

其他香草植物還有蕙、若、芷這三種，香草在屈原的《離騷》中主要象

徵君子品德和人格的芳潔。靈運頻繁地使用蘭、蒲、蕙、若、芷等香草植物，

除了描寫水邊叢蘭的丰韻或菰蒲柔弱纖細的姿影，自然還有屈原「香草美人」

的象徵意義在。 33 

                                                 
19顧紹柏，頁 238。 
20顧紹柏，頁 250。 
21顧紹柏，頁 234。 
22顧紹柏，頁 519。 
23同註 21。 
24顧紹柏，頁 121。 
25顧紹柏，頁 99。 
26顧紹柏，頁 107。 
27顧紹柏，頁 178。 
28顧紹柏，頁 269。 
29顧紹柏，頁 172。 
30顧紹柏，頁 165。 
31同註 27。 
32同註 13。 
33除此之外，還有蘋、苔、蕨、虈、萍、稗、蘿、葛、芰荷、桂枝與芙蓉等，與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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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靈運筆下的植物具有這樣的特色：1.呈現其多彩多姿的自然情

態，2.象徵君子的人文意涵，3.契合詩人的藝術美感。  

三、植物在山水詩中的藝術作用  

1.點染時間或季節的氛圍 

在詩的表現技巧上，靈運善用花草樹木的情狀表現時間或季節的自然規

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詩寫天剛亮，山谷裡尚未見到陽光，花瓣上的露

水流轉著，聚集山谷的雲氣尚未散去：「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34等到

朝陽更明亮些，熱力四射下，春林白華閃閃灼灼，水澤邊紫虈明耀燦爛，此

即〈東山望海〉所云：「白華縞陽林，紫虈曄春流。」35到了傍晚，「林壑斂暝

色，雲霞收夕霏」(〈石壁精舍還湖中作〉)36，遠處的林壑漸漸看不清，好像

是被那越來越濃重的暮色將它們收攏起來，天邊那美麗的雲霞也漸漸隱沒

了，似乎是被茫茫暮色所融化吸收了。 

植物輪轉著季節的音信，他由嫩皮新芽領略了春天的信息，「初篁苞綠

籜，新蒲含紫茸」(〈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37剛長出的蒲草含著細茸

的紫芽尖，幼竹包覆著綠色的竹皮。〈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云：「遠巖映蘭薄，

白日麗江皐。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38遠山如黛，陽光明媚，柳芽新長，

桃花初綻，嫩綠與桃紅相映，構成了早春時節五顏六色的世界。這是春的節

律在振盪，春的色彩在揮灑，春的生命在昂揚。 

春夏之交，花落了，枝頭上冒出了新葉：「殘紅被徑墜，初綠襍淺深」(〈讀

書齋〉)。39到了秋天，落葉紛紛，「荒林紛沃若」(〈七里瀨〉)， 40楓葉染紅了

山野：「曉霜楓葉丹」(〈晚出西射堂〉)。41深秋百草黃凋：「淒淒陽卉腓」(〈九

日從宋公戲馬台集送孔令〉)。 42西山寺外的楓林、綠嶂山上的叢竹、謝公池

畔的柳條、披滿苔衣的山嶺與蘭草豐茂的沙洲輪流傳遞季節的消息，更有無

                                                                                                                              
華、草等統稱性質的植物。 

34同註 27。 
35同註 25。 
36同註 30。 
37同註 13。 
38同註 21。 
39顧紹柏，頁 113。 
40顧紹柏，頁 78。 
41顧紹柏，頁 82。 
42顧紹柏，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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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香花與馨草，也一齊點綴江南的山川地貌，這不是「一花一世界」嗎？ 43 

2.表現詩人與自然親近的關係  

謝靈運喜愛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宋書‧

謝靈運傳》)，〈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一詩寫出了探

奇尋幽者身歷其境時的緊張心情和驚險動作：「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

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44越是苔滑之處，他越是要捫著那柔弱的葛藤去試

著步行。他與花草樹木時時作身體的接觸、親切的交流： 

憩石挹飛泉，攀林搴落英。(〈初去郡〉)45 

摘芳弄寒條。(〈石室山〉)46 

援蘿臨青崖。(〈過白岸亭〉)47 

停策倚茂松。(〈於南山往北山經湖中瞻眺〉)48 

企石挹飛泉，攀林摘葉卷。(〈從斤竹澗越嶺溪行〉)49 

窺巖不睹景，披林豈見天。陽烏尚傾翰，幽篁未為邅。(〈發歸瀨三瀑

布望兩溪〉)50 

心契九秋幹，目翫三春荑。(〈登石門最高頂〉)51 

息陰倚密竿。(〈道路憶山中〉)52 

攀崖照石鏡，牽葉入松門。(〈入彭蠡湖口〉)53 

詩人隨地制宜，或者倚著松幹或者靠著密竹，隨興摘下花朵、葉片，玩弄枝

條，踩在石塊上，用手捧著清泉來喝，即使地勢險峻，也要想法子攀崖牽樹

去探個究竟。直到斜陽射下了最後的一抹餘暉，他仍然遊興不減，穿越幽暗

的竹林：「陽烏尚傾翰，幽篁未為邅」，四周一片黑漆漆的：「踐夕奄昏曙，蔽

翳皆周悉」，盡了興才回家。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他一會兒攀岩，一會兒鑽進

密林子撿拾落花，一株草，一棵樹，樹葉也好，流水或明月，全都是詩人賞

                                                 
43黃鵠《古詩冶》引馮時可品評靈運山水詩云：「鉤深抉隱，窮四時之變，極萬物之類。」 
44顧紹柏，頁 256。 
45顧紹柏，頁 144。 
46同註 26。 
47顧紹柏，頁 111。 
48同註 13。 
49同註 27。 
50同註 15。 
51同註 14。 
52同註 16。 
53顧紹柏，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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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對象。因此他說：「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道路憶山中〉)適性

之理在乎自己能夠自適自足，而不是從外界獲得的名利權勢。 

3.寄託詩人的情思，達成情景交融的意境美  

詩人進行旅遊審美鑑賞時，以其生命與情趣移注於物，同時物又以其姿

態移注於詩人，在聚精會神的觀照中，詩人的情趣與物的情趣往復迴流。這

種移情作用很鮮明地表現在對植物與動物的描繪中。 

如〈登池上樓〉：「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54以動態詞「生」與「變」，

表現詩人久病之後與明媚春光猝然相遇時對於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動之

驚喜。〈過白岸亭〉云：「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疎木。空翠難強名，漁釣易為

曲。援蘿聆青崖，春心自相屬。……」澗水、密石、遠山與樹木，雖然難以

言說形容，卻和詩人的精神世界靈犀相通，以至於當他手攀藤蘿時，竟能感

到春天裏的大自然本來就是和自己的心靈聯繫在一起的，而興起現實生活榮

悴無常的感慨，不如安頓自己在如此的自然當中。 

〈七里瀨〉云：「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55七里瀨的峭岸

急流，荒林裏的落葉紛紛，連禽鳥都了解詩人內心似的悲淒地鳴叫著，這一

切的風景剪影與艱難的宦途、貶斥窮鄉的身世整個交融一片。 

與〈七里瀨〉同樣發生在秋季，〈初去郡〉寫的卻是辭官返鄉載欣載奔的歡

喜：「理棹遄還期」，秋天不再是落葉紛紛的蕭颯，而是天高月明的清朗皎潔：「野

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56詩人一朝脫去官場縶牽，感覺無限的開朗、輕快，

故觸目皆成佳趣，〈初去郡〉與〈七里瀨〉的摘句同為景中含情的寫景佳聯。 

〔宋〕陳善《捫虱新話》云：「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喜怒哀樂，愛惡

取舍，山河大地皆從心生。……山水花鳥此平時可喜之物，而子美於此恨悶

中，惟恐見之。」 57物的意蘊與人的性分、七情不可遽分。〔清〕王夫之在詩

論中多次申明「情」與「景」二者應「即景會心」、「心目相即」的道理： 

寫景至處，但令與心目不相睽離，則無窮之情正從此而生。(《古詩評

選》卷五)58 

                                                 
54同註 18。 
55同註 40。 
56同註 45。 
57〔宋〕陳善撰、嚴一萍選輯，《捫蝨新話》(板橋市：藝文印書館，1963 年)，收入原

刻影印《百部叢書集成》第 1 輯，上集卷之四，「心無定見故無定論」條，頁 5a-5b。 
58〔清〕王夫之，〈古詩評選〉，《船山遺書全集》(臺北市：自由出版社，197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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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極致表現，是「情」與「景」能夠完全交涉、融合，尤其在山水遊

覽詩中，詩人在寫景之際，風景與自己心目相接，有所關心之處，就會有所

敘情，「情」與「景」必是同一。王夫之又說： 

「池塘生春草」，「蝴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

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來而與景相迎者也。(《薑

齋詩話》)59 

珠圓玉潤的絕妙好詩，關鍵在於詩人「所懷來」而能「與景相迎」，寫景

至處，但令與心目不相睽離，物我交感，則無窮之情正從此源源而生。 

四、動物景觀的描寫及其藝術作用  

動 物 景 觀 以 其 動 態 美 、 聲 音 美 其 相 對 靜 止 的 景 物 成 為 動 靜 對 比 的 形 態

美 ， 表 現 出 一 種 生 命 的 活 力 與 動 作 的 變 化 、 時 間 與 季 節 的 生 息 ， 甚 至 傳 達 詩

人內心隱微的感情。  

謝 靈 運 詩 中 出 現 的 動 物 有 鴻 雁 、 海 鷗 、 天 雞 、 鷺 、 翬 、 鳩 、 鹿 、 猿 、 狖

及鰷，其餘為統稱性的鳥、禽等。 60 

1.點染時間或季節的氛圍  

除了以花草樹木點染朝暮四季的氛圍外，謝靈運還利用動物來表現宇宙

生命的消息。如〈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61，春岸邊的海鷗飛舞、和風中的天雞嬉戲，鳴囀的舞姿與聲情，在在展現萬

象春回欣欣向榮的生機。〈登池上樓〉：「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62由鳴禽

種類的改變帶來園池的變化，暗示春天的翩然降臨。〈往松陽始發至三洲〉：「採

桑及菀柳，繽紛戲鳴鳩」，「戲」一字串起「繽紛」與「鳴」，細膩描繪鳩鳥於

繽紛的花間穿梭往來、棲息飛鳴的動作和動作間的轉移。這些禽鳥為春季注

入了生命、帶來活力。  

夏季，靈運遊仙巖山水，「拂鰷故出沒，振鷺更澄鮮」(〈舟向仙巖尋三皇

井仙跡〉 )， 63鳶飛魚躍，萬物任其天性而動，各得其所，天機洋溢。  

                                                                                                                              
重編初版)，第 20 冊。 

59〔清〕王夫之，《薑齋詩話》，收入丁福保編訂，《清詩話》〈臺北巿：明倫出版社，1971
年〉，卷下，頁 1b。 

60本論文所臚列之動植物詞彙與寫作時間，係根據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

里仁書局，2004 年初版)整理。 
61同註 13。 
62同註 18。 
63顧紹柏，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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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宋玉曾說：「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九辯》)，

64秋氣使草木凋零，〈七里瀨〉云：「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65落葉紛紛、

禽鳥悲鳴，聲色交織。〈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云：「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 66泉鳴猿響襯托出空山的寂靜，根據《水

經注‧巫峽》云：「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

谷傳響，哀轉久絕。」67山上的猿猴拉著長聲叫個不停，音調非常淒涼。那麼，

在清寂的高山，淒切的猿啼聲音，特能加深秋夜淒涼孤寂的氛圍。  

猿與鳥，也譜出山水詩夜曲的主旋律。除〈入彭蠡湖口〉乃靈運赴臨川

任上寫成，其餘皆石門山居時作。「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入彭蠡湖口〉)，

68詩人踏著月色、聽著猿啼，沾露的芳草吐出馥郁的香氣，給幽邃之中的行遊

者披上一層神祕的色彩。〈登石門最高頂〉：「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69〔晉〕

袁山松《宜都記》云：「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淒清的猿聲使

高山的夜中人聽來越發感受孤單，進而湧現思鄉或懷人的情緒。  

2.鳥獸草木、動靜相襯  

前此摘引「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採

桑及菀柳，繽紛戲鳴鳩」及「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以鳥獸動態美、聲音

美與相對靜止的景物構成動靜對比，尤其〈過白岸亭〉：「交交止栩黃，呦呦食

苹鹿」，在栩樹交交的黃鳥、隱於苹草呦呦的野鹿，動植物當句對、亦成複句對；

鳥啼、鹿鳴相互成韻，使春日山野的畫面既絢麗且生機勃勃，很有感染力。  

再如〈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初篁苞綠蘀，新蒲含紫茸。海鷗戲

春岸，天雞弄和風。」前二句寫靜景，後二句寫動景。初篁苞綠，新蒲含紫，

一幅水域幽靜之天地。由靜而動，遠望海鷗、天雞，鼓翼戲逐，可以聆聽到

嚶嚶鳥鳴，這是禽鳥之喜悅，眼前即景，動、植物皆入畫，動、靜互襯，組

成一幅美麗的山水禽鳥圖。 70 

                                                 
64〔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臺北市：大安出版社，1995 年)，頁 282。 
65同註 40。 
66顧紹柏，頁 245。 
67譚家健、李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四川省自貢巿：中國社會科學，1989 年)，頁

314-319。 
68同註 53。 
69同註 14。 
70陳怡良，〈謝靈運的審美素養及其山水詩的藝術美〉，《成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5

年 7 月)，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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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風吹林木單一的音響，詩中猿禽的聲籟極其精彩： 

飛鴻響遠音。(〈登池上樓〉) 

交交止栩黃，呦呦食苹鹿。(〈過白岸亭〉) 

鳥鳴識夜棲。(〈石門岩上宿〉) 

鷕鷕翬方雊。(〈入東道路〉) 

哀猿響南巒。(〈登臨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連，見羊何共和之〉

四首之三) 

噭噭夜猿啼。(〈登石門最高頂〉) 

乘月聽哀狖。(〈入彭蠡湖口〉) 

動物的聲音使寂寥的風景畫面，注入了新鮮活潑的氣息。  

3.寄託詩人的情思  

靈運以其情思移注於鳥獸，當「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當其以物心

為己心，物我相應，則「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王國維《人間詞話》)。71 

〈酬從弟惠連〉云：「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該詩寫於靈運第二次

隱居故鄉始寧，歲華老去，朝中支持他的有力人士日漸凋零，孤寂的感受像

是一張無形的大網隨時兜頭罩著他。眼前群鳥相鳴，無限和樂，反觀自己幽

居鬱陶，知音靡從。「鳴嚶已悅豫」，其中「鳴嚶」二字，以鳥的聲音來借代

鳥類，同時隱藏著《詩經‧小雅‧伐木》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72求友

與篤好朋友的意義在裏面。〈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

之〉與〈登石門最高頂〉這兩首詩，以高山深林猿猴的叫聲，烘托靈運隱居

處的隱密，從而暗點詩人內心的幽寂。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云：「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73旅鴈

避開霜雪往南飛翔，是當日所見，同時觸物起興，鴈往南飛，而人卻不能歸，「歸

隱」的意念寄託在往南飛翔的旅鴈裏。〈入東道路〉云：「陵隰繁綠杞，墟囿粲

紅桃。鷕鷕翬方雊，纖纖麥垂苗。」鳴翬或棲止綠杞、或穿梭紅桃或者跳躍麥

苗間，起伏迭宕的串聯動線，還包容了其中未經道出的許多春天的景象，使讀

者感受到，詩人是在調動全部的身心來盡情體驗與擁抱這無限的爛漫春光。  

最後，〈石門岩上宿〉云：「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

                                                 
71木鐸出版社編，《中國歷代文論選》(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1 年)，下冊，頁 436。 
72同註 1，頁 342。 
73顧紹柏，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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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俱清越。」74詩人抒寫獨宿石門、夜賞秋月的情懷。幽谷靜夜，萬象生靈進

入夢鄉，棲鳥夜啼，風吹葉落，這些聲音更顯出山間的寂靜。深夜裡四周原

是黑漆漆的一片，視線原是不清楚的，鳥鳴與風聲引領詩人注意到黑暗中的林

木，觀察到隨風悠悠飄落的樹葉，而開展出視野原先不及的畫面。在萬籟俱寂

的靜境中感知山裏各種清越的音響，將「沉照」、「忘求」所得的審美感受化為

詩人凝神諦聽山籟的情致，「異音」、「殊響」一聯，達到玄學「萬物並作」(《老

子‧第十六章》)、「神散宇宙，萬殊一理」的境界，不知何者為物，何者為我。 

五、結語  

根據《文心雕龍‧原道第一》，「麗天之象」、「理地之形」這是「道之文」。

人在天地之間，「實天地之心」，以語文表達「天地之心」，這是「自然之道」。

動植物文彩炳然，不管是「藻繪」的龍鳳、「炳蔚」的虎豺、「雕色」的雲霞，

或「賁華」的草木，都是「自然」！與劉勰同時期的鍾嶸，稍早的沈約、顏延

之，甚至更早的陸機，對「形似」予以肯定、甚至力行於創作，都是因為「道

無不在」、「物各自然」，所以通過自然萬物的準確感受與表現，就可以與道相通。 

     謝靈運筆下的草木鳥獸，在天地兩間具有萬殊的姿態，體現著朝暮四季

的流行，大自然的豐富性得以盡情的展現，這是實踐老莊名理「物各自然」

的思想於旅遊與創作的結果！《文心雕龍‧物色第四十六》云：「窺情風景之

上，鑽貌草木之中，……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

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即是藉由「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來體

現萬物的「率應自然之道」，「巧似」的文學觀溯源於玄學中自然觀。  

同時，由於物的意象蘊含著歷史人文的意義，純粹的草木鳥獸其實也承

載著典故的內涵。尤其在「對外在自然與內在自我的相互映照」，雙重探索而

得的「內在經驗」下，75有時使草木鳥獸染著靈運之情思，有時竟至心物冥合，

正所謂「情不虛情，情皆可景；景非滯景，景總會情。」(王夫之《古詩評選》

卷五 )，所以李雁才會說：「所描寫自然景物越是接近其本來面貌，其所代表的

客觀意義也就越趨向客體自身，而指涉程度的降低意味著可賦予的內涵具有

更多的模糊性和豐富性。」 76 

                                                 
74同註 28。 
75許銘全，〈轉向空間--「抒情空間」的形成〉，《唐前詩歌中「抒情空間」形成之研究》，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頁 122。 
76李雁，《謝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四章，〈山水詩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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